
古甑龙泉与马帮古道

古甑龙泉，位于广西龙州
县上龙乡东北的一个山麓，水
从山间石隙喷出，出水口形状
如蒸饭的甑。泉水分左右两
段，其汇合处就是古甑龙泉。
传说这泉中鱼大如龙，每到清
晨傍晚时分鱼跃欢腾时犹如
群龙戏水般壮观。早在清乾
隆年间，太平府知府曾在石壁
上刻写“古甑龙泉”四字，但因
年代久远，字迹已经模糊难
辨。新中国成立后，因修筑水
库，古甑龙泉已永远淹没在水
库之下。

如今的水库，表面上很
难想象出它与传说中的那个
古甑龙泉的关联，褐色的水
草覆盖着湖面，一位老汉用
竹竿当桨划着小船慢慢悠悠

地在水面上移动，然后在河
中心停住，升出一根长长的
鱼竿，静静地等待着鱼儿上
钩。水库看上去不是那么起
眼，但正是它滋养着下游那
个名叫水陇的小村庄。

水陇村在水库下游，相
距不足 50 米，据说村子以前
就叫做“龙泉”。上世纪 30年
代，村民从 1华里外的老村搬
到这里，形成新村，上世纪 60
年代改称为“水陇村”。村落
所在的位置曾经是马帮古道
驿站。“过去从这里到云南，
水路主要走龙江（丽江），陆
路必须走这条马帮路。”水陇
村党支部书记赵子权介绍。
古道沿着泉水位置的东侧，
北可到大新、靖西口岸，南可
到达广西龙州县。“云南马帮
通过此道进入龙州，把云南

的茶叶、盐巴运往龙州，再把
龙州的山货和药材运往云
南。” 1929 年和 1930 年，龙
州起义期间，邓小平率领队
伍两次借道经过这里。古道
一直使用到解放初期， 1956
年建成水库以后，古道逐渐
走向衰落。

水陇水库和东西干渠

水陇水库 1956 年开始修
建，两年后完工。又因水库
水源充沛，为发展水利灌溉，
1973 年曾经修过东西两条干
渠，西干渠全长 8 公里，负责
本村农田灌溉；东干渠全长
14 公里，为村、乡提供自来
水。“这里即便发洪水，泉眼
一点儿也不浑浊。”往水库后
山走，山那边还有一个村子，

发洪水容易淹，1968 年在山
下打了一个愚公洞，曾经有
人实验过，发洪水的时候，后
山稻谷壳能从这愚公洞漂到
水库来，起到排洪泄洪作用。

提及 1973 年的水陇大会
战，赵子权还记忆犹新，“当
年我刚刚中学毕业回到家
乡，赶上了一万多人的水陇
大会战，全县的很多人都来
参加了，白天晚上都有人干
活，一到晚上，灯火通明的，
很是壮观。”上世纪 70年代干
渠上安过两个机组，供应四
个村的用电，最初主要给自
己村子用，用不了的给板弄
屯。后来扩大到四个村。80
年代并网发电，把用不完的
电输送出去。如今发电站没
了，东干渠上几间破旧的房
屋，还依稀能看得出曾经的

热闹景象。
如今的水库又恢复了当

初的基本功能，用于田地灌
溉和为村里提供自来水。

“村里也搞过旅游，一直
也没有起色。开发旅游归乡
里管，具体归村里运作，现在
还没大的动作。“赵子权说。

在东干渠的河道里，村民
符先生养了 100 多只鸭子；邓
先生则忙着拉土加固自己在
河道里开辟的鱼塘，“一场大
雨把养的罗非鱼都冲跑了”。

果蔗糖蔗，男人女人

甘蔗是水陇村的主要经
济作物，当地种植的甘蔗分
为糖蔗和果蔗两种。11 月中
旬，正是开始收割甘蔗的季
节。头天晚上，村民王宝金

得到外地老板通知，说今天
要来拉甘蔗，当天六点就起
了床，六点半下地干活。和
他一起的还有十几个村民，
都是来帮他家收割果蔗的，
男人们负责砍，女人们负责
绑。手拿砍刀的男人们嘴里
叼着香烟，轻松地朝着甘蔗杆
底端砍去，“咔、咔、咔”，甘蔗
一排排应声倒下，整齐地横在
地上。倒下的甘蔗被跟上的
女人们简单收拾一下，砍下带
土的根部和顶部叶子端，然后
捆绑成大约 100 斤一捆的模
样，摆放在原地。上年纪的阿
婆跟在后面截掉甘蔗顶端部
位，一部分用来当种子，最顶
端的则带回家削成嫩条，做罐
头用。一上午时间，一亩多的
甘蔗砍绑完毕，放眼看去，地
里还稀稀拉拉地遗留着一些

长势不好的矮小甘蔗。
“今年全村种了 3000 亩

黑皮果蔗，比去年多了 500
亩，果蔗一亩能产 8 吨左右。
一吨 1600 块钱，价高的时候
能卖到 2000 块钱。”王宝金家
种了10亩果蔗，4亩糖蔗。农
活结束以后，王宝金等男人
蹲在田里抽烟时，女人们就
砍上几节甘蔗，边吃边聊天，
一片欢声笑语。

“种植糖蔗相对容易，工
作强度不大，收割时，一家四
五个人就能顾得上，砍上两
三天。砍糖蔗由县里统一发
放 砍 运 证 ，有 固 定 糖 厂 收
购。果蔗就麻烦得多，销路
也得自己找。一年要排两次
土，打几次药，收和种是最忙
的。过个十天半月得施一次
肥，因为当水果吃，上市前一

个月不能再打药。我们这
里，过年期间一个月相对轻
松，其他时间一年四季都很
忙。”村民邓奎青说，“一亩
果蔗收入相当于 5 亩糖蔗，
虽然费工，种果蔗热情还是
高 。 黑 皮 果 蔗 价 高 ，种 得
多，用水多。”地处水库下游
的水陇村恰恰有充足的水
源。因种植果蔗，当地村民
的收入也改善了不少。“水
陇村原来生活困难，小偷小
摸较多，名声不好；现在都
发展果蔗，有钱了，不好的
名声也慢慢改变了。”王宝
金说。

中午时分，帮忙收割甘
蔗的村民都回自家吃午饭去
了。邓兰英一路小跑，跑到
家里吃碗稀饭，又要赶去给
人帮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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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陇村 隐在甘蔗林背后的水样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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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路上——

赵子权，水陇村党支部书记
黄福权，51岁，水陇村村长
邓兰英，39岁，水陇村村民
邓奎青，33岁，水陇村村民
王宝金，35岁，水陇村村民
黄建荣，70岁，水陇村小学退休教师
……

河边与楼前
的村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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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水陇村，一条崭
新的水泥路面伸向村庄
深处，水泥路面上一辆铲
车在忙碌不停，不时发出
刺耳的铲砂石的声音。
道路一旁，一栋三层小楼
即将封顶完工。不远处
的一栋没有粉刷、露出水
泥墙面的三层小楼门前
的广场上，晾晒着一堆堆
削成片状的甘蔗。一只
精瘦的小母鸡叼食着地
上的甘蔗片。村中央一
小卖部门前，几名小孩在
破旧的台球桌前像模像
样地打着台球，只是没
有啥规矩，哪个球好打
就先击哪个球。从水库
流向村里的小河沟里，
村 民 在 河 里 洗 涮 着 衣
服。下游，一村民正在
用自来水洗碗，顺手将
漂洗过的水倒入河中。
河沟流速不快，深水处，
几只鸭子不时地将头伸
到水下，来回游动。

一处不太宽的水流
从水陇村村长黄福权家
刚改好的三层小楼地下
穿过。两名女村民坐在
河边洗着衣服。听说村
里来了人，村长黄福权热
情邀请来访者前来吃饭，
饭菜被安置在一楼“开放
式”厨房的饭桌上，一边
吆喝着大家上桌吃饭，一
边拿出大碗准备上当地
的黄酒，忽然又自言自语
地说：“不对，客人来了，
不能用碗，用大碗不卫
生，得用杯子。”赶忙又找
出了一次性纸杯。

退休老师黄建荣说，
“当地人喝酒一般大碗里
放两个勺子，敬酒或者猜
拳输了的，都得用小勺喂
给对方。后来觉得不太
卫生，外地人不习惯，也
就改成用杯子，最近又改
成一次性杯子。当地人
自己酿的米酒度数不高，
用碗喝才过瘾。自己人
之间还是用原来的方式
喝酒。”

退休老师黄建荣，是
我们在村里见到的除小
孩外，唯一比较悠闲的大
人，去水库撑个小木船钓
钓鱼，在家里帮着做做
饭，其他的也就没啥事情
了。现在村子里的小学
只有一二年级，其他年级
的 孩 子 都 去 乡 里 读 书
了。村子里也就十来个
孩子下课后在村口玩着
画片游戏。

下地回家的邓兰英
坐在自家瓦房门口，周围
聚集着不少闲下来的妇
女，谈笑聊天。她家是村
里唯一没有建新房的人
家，因为家里有大学生。
她说她特别羡慕同村人
盖的三层小楼，而一旁的
村民则羡慕她家有个大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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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蔗顶端削成的嫩条可以做罐头用。某户村民家里，挂在厨房过道墙上的炊具。鸭子在流经村子的河沟里嬉戏。

发源于古甑龙泉的河沟穿村而过，有的民房就建在河沟之上。

古甑龙泉为水陇村提供了充沛的水源，曾被列入“龙州八景”之一。上世纪50年代水库建成以后，古甑龙泉已永远淹没在水库之下。 一位妇女在刚刚收割完的甘蔗田里捆绑甘蔗。两旁未收割的甘蔗林依然如士兵般整齐地排列向远方。


